
畯簋銘文讀釋

李學勤

　　畯簋著録於吴鎮烽先生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５３８６〔１〕，由於銘文自明爲

西周懿王時器，曆日四要素俱全，特别引起學者的注意。 朱鳳瀚先生先加引用，作了

很好的論述。 〔２〕最近又見有論文，對其真僞提出質疑， 〔３〕看來有關討論還會延續

下去。 現就該簋銘文的釋讀試説一些個人意見，希望對研究的深入能有幫助。

由於未見簋的器形，不能從形制、紋飾等方面作出論斷。 細察其銘文拓本，多處

有分布合理的垫片痕迹，推知文字是鑄在器的内底上面。 全銘共１２行１４９字，下面依

原行款隸寫，儘可能用通行字體：

惟十年正月初吉甲寅，王在周成

大室。旦，王格廟，即位，■王。康公入

門，右畯，立中廷，北鄉。王呼作册尹册

命畯，曰：“■乃祖考■有■于先

王，亦弗啚乃祖考，■裏氒典，■

于服，今朕丕顯考龔王既命汝

更乃祖考事，作司徒，今余惟

■先王命，汝■司西扁司徒，訊

訟，取徵十寽，苟勿法朕命。錫

汝鬯卣，赤巿幽黄、攸勒。”畯拜稽首，對

揚天子休，用作朕剌考幽叔寶

·８３·

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吴鎮烽： 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５３８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
朱鳳瀚： 《關於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。

王沛姬： 《畯簋銘文析疑》，《中國文物報》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３日。



■簋，用錫萬年，子子孫孫其永寶。

這裏只對需要專門解釋的地方試作簡要説明。

銘文開首“十年”，據下文王稱“龔（恭）王”爲“考”，自係懿王紀年。 “王在周成大

室”，是銘文册命禮舉行的地點，“成”字拓本不完整，但細看可見筆畫是無疑的。 簋銘

第一、二行可對照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９８９８吴方彝蓋：

惟二月初吉丁亥，王在周成大室。旦，王格廟。……惟王二祀。

除紀年在銘尾外，格式基本相同，年代應相去不遠。 “夏商周斷代工程”曾定吴方彝爲

懿王時器。 〔１〕

畯簋“王格廟”的“廟”字，寫得潦草，且有省變，可對照吴方彝該字。 按 “成大

室”是周廟中的成王之廟，上文已説 “成大室”，故此處只説 “廟 ”，實即指成大室

而言。

簋銘在“王格廟，即位”下云“■王”，類似文例見康王時的小盂鼎（《集成》２８３９）：

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，昧爽，三左三右多君入，服酒。明，王格周廟，［■

王、邦］賓。……

“■”字讀爲“贊”，是對的，但過去以之與飲至聯繫， 〔２〕恐不正確。 “贊”當依《尚書·

大禹謨》傳訓爲“佐”，“贊王”是説在王格廟即位時，群臣隨行贊佐。

“康公入門，右畯”，康公又見於《集成》４１９７郃■簋：

惟元年三月丙寅，王格于大室，康公右■■……

該器與畯簋的年代也應相近。 畯簋先説“康公入門”，然後説“右畯”，其例與《集成》

４２９６■簋“毛伯内（入）門，立中廷，右祝■”相似，行文稍有變化。

“作册尹”乃史官之長，職名在西周中期至晚期銘文多見。 〔３〕

畯簋第四行“■”是一個字，只是寫得上下有些分開。 該字從“■”而加“甾”聲，

“■”、“甾”均在精母之部。 這個字在别的銘文裏又寫作“■”或“■”，都讀爲訓“初”、

“始”的“哉” 〔４〕，意思是往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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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： 《夏商周斷代工程１９９６—２０００年階段成果報告》第３１頁，世界圖書出版公司

２０００年。 關於畯簋與吴方彝曆日的矛盾，容另文討論。

參看李學勤： 《青銅器與古代史》第２３８—２３９頁，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。

張亞初、劉雨： 《西周金文官制研究》第８２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。

楊樹達： 《詞詮》第２８０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。



“■”字在此當讀爲“猷”，意思是“同”、“均”。 〔１〕 “■”字從“巾”、“共”聲，在此當

讀爲“功”。 〔２〕全句“哉乃祖考猷有功于先王”，是講■的先人都對王朝有功。

第五行“亦弗……”云云一句，即以上句末“先王”爲主詞，但未在“先王”字下加重

文號，同樣情形曾見於 《集成》２８３５多友鼎。 〔３〕同行第四字疑即 “啚”，稍有譌變。

“啚”讀爲“鄙”，《左傳》昭公十六年注：“賤也。”“先王亦弗鄙乃祖考”，意云先王不以畯

的先人爲低賤。

“■裏氒典”即 “登理厥典”。 “登”， 《小爾雅·廣言》： “升也。”在此意即擢升。

“理”，《左傳》成公二年注：“正也。”意即整頓。 “典”，《説文》訓爲大册，《詩·維清》傳

則釋作“法也”。 下面 “■于服”，“■”是“奉”字，《國語·晉語三》注：“行也。”“服”，

《詩·蕩》傳：“服政事也。”連上“登理厥典，奉于服”，是説先王擢升畯的先人，使他們

整頓典册，在行政時施用。 揣想銘文所言典册，是指户口土地的册籍，屬於司徒職官

的範圍。

第六、七行“今朕丕顯考龔（恭）王既命汝更（賡）乃祖考事，作司徒”，句開頭“今”

字應訓爲“故”。 〔４〕前面講先王擢升畯的祖考，担任了司徒一系的職官，因而恭王就

任命畯作了司徒，繼續先人的工作。

接着第七、八行“今余惟■ （申）先王命”一段，開頭的 “今”字義爲現在，與上文

“哉”字相對稱。 “■”即“申”。 “命”下也省去重文號。 “■”即“總”。 〔５〕 “扁”即“偏”。

“今余惟申先王命”，是説重申恭王之命，任畯爲司徒之職。 懿王在位十年才申恭王之

命，類似的事例有宣王時的吴虎鼎，到十八年末“申厲王命”， 〔６〕後者時隔共和，前後

跨度更要長得多。

實際上，畯在恭王世已經作司徒了，懿王只是擴大了他的職權，説“命汝■司西扁

司徒”。 “■”讀爲“總”，“總司”就是統管。 “西扁”即“西偏”，指周王畿的西部。 〔７〕西

偏各地設有當地的司徒，現命畯總管統領，自然是增高了地位和權力。 〔８〕

“取徵十寽（鋝）”，表明了畯受册命後的身份。 “取徵”學者多認爲指俸禄，一般大

夫之流爲 “五鋝 ”，地位崇高的，如 《集成 》４３２６番生簋爲 “廿鋝 ”，２８４１毛公鼎爲

·０４·

出土文獻（第八輯）

〔１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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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７〕

〔８〕

裴學海： 《古書虚字集釋》第７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。

此字或省作“■”，參看黄德寬等： 《新出楚簡文字考》第２８６—２９５頁，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。

李學勤： 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第１２７頁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。

裴學海： 《古書虚字集釋》第３４６頁。

李學勤： 《夏商周文明研究》第１５７—１６０頁，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５年。

李學勤： 《夏商周年代學札記》第１２０—１２１頁，遼寧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。

參看《左傳》隱公十一年許國的東偏、西偏。

參看李學勤《夏商周年代學札記》第１６８—１７０頁論師兑的升遷。



“卅鋝”。

第九行“苟（敬）勿法（廢）朕命”以下，無需多釋。 第十一、十二行“用作朕剌（列）

考幽叔寶■簋，用易（錫）萬年”，“錫”訓爲“獻”， 〔１〕句意即以此器萬年獻祭於幽叔。

（李學勤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出土文獻與

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　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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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楊筠如： 《尚書覈詁》第１３０頁，陝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。


